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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童心守望

———论云南儿童散文的大地精神

徐　霞
（云南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地处西南边地的云南，拥有立体多元的自然生态和瑰丽多姿的民族文化，为儿童散文的写作提供

了丰富的创作资源。云南儿童散文创作题材独特、艺术风格鲜明，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多次获得全

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之散文奖。对云南大地的虔诚书写，构成了云南儿童散文的基本内容，是儿童文学作

家们关怀童年生命及其成长的重要途径，从而使云南儿童散文创作具有了浓郁的大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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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众多儿童文学门类中，儿童散文与自然生态
保持着最紧密的关系。云南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

独特的地理特色，有着 “植物王国” “动物王国”

和 “有色金属王国”的美称。除此之外，云南还

是一个多民族省份，２６个民族在红土高原融洽共
生，一同创造和丰富着云南多姿迷人的文化。云南

立体多元的自然生态和瑰丽灿烂的民族文化，为儿

童散文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云南的儿童

散文扎根大地，异彩绽放，近年来涌现出很多优秀

的作家及作品，如乔传藻、吴然、湘女 （陈约红）

曾分别获得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散文奖，

其中吴然更是三次获奖。还有多位作家以儿童散文

获得 “冰心散文奖”等奖项。云南儿童散文以独

特的创作题材和鲜明的艺术风格，在全国产生了较

大影响。

由于读者对象的特殊性，儿童文学作家们在表

现自然时，艺术上常化繁为简，文风平淡朴素，语

言清新明快，创作呈现出稚趣盎然、童真纯净的特

点，这是云南儿童散文的整体特质。在具体的表现

方式上，儿童文学作家们或直接书写大自然的鸟语



花香，或以孩子的视角表现人在自然中的童真童

趣，或截取自己孩提时代在乡间的趣事，以散文的

情致再现童年时代的亲情友情，在表达对故乡与亲

人怀恋的同时，思考人与自然、人与大地和谐共生

的问题。虽然云南儿童文学作家们的人生经历、儿

童文学主张、美学兴趣与艺术追求不尽相同，但对

云南大地的虔诚书写构成了他们创作的基本内容，

是作家关怀童年生命，丰富童年精神生态的重要途

径。云南儿童散文内蕴的大地精神也由此得以

凸显。

一、乡野：童年生命的成长地

奥尔多·利奥波德 （ＡｌｄｏＬｅｏｐｏｌｄ，１８８７—
１９４８年）的 《沙乡年鉴》是一部坚实的生态伦理

学之作。在这部作品中，他立足生态整体主义提出

了 “大地伦理”思想，其富有远见地指出大地是

一个有机整体，人类与土壤、水、植物、动物都同

在一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在这个共同体中既独立

存在又彼此依赖。他呼唤人们对土地保持热爱和尊

敬，并指出土地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有生态和文

化价值需要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然而，快速发展

的工业社会一度让人们忘记了林务官的提醒，自以

为我们是 “土地—群体”中的征服者，拥有猎取

战利品的特权。遗憾的是极力掌控和占有土地的行

为，并没能让人类在现代世界中真正幸福起来。相

反，由于人类的恣意妄为给大自然带去了一系列生

态问题，如耕地面积缩小、物种锐减、全球变暖、

森林和草场退化等，已然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也影

响到人类的精神世界。“我们已经征服了世界，但

是却在征途中的某个地方失去了灵魂。”［１］自然生

态对人类世界由外而内的影响，同时也影响到了童

年生命的成长与发展。儿童有着向往和亲近自然的

天性，大自然为孩子带去了清澈明亮的眼神，陶冶

了他们追求美和敬畏自然的情操，激发着儿童的好

奇和探索精神。可这样的天性却随着与自然接触机

会的减少而衰退，甚至丧失。相较而言，乡土世界

在云南大地较完整地保留了其质朴自然、清新恬静

的一面。对此，儿童文学作家们基于自身的成长经

历和文学创作的美学理想，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亲近

自然和乡村的情感态度。由此，“乡野”作为童年

生命的成长地，被儿童文学作家们以散文的情致不

断地书写。

地处西南边地的云南有着立体的自然生态和

多样的气候特征。复杂丰富的地貌特点造就了红土

高原独特多元的审美景观，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

了广阔的艺术空间。莽莽苍苍的丛林、浑厚深沉的

高原、广阔丰茂的草原、邈远空灵的雪山，七彩云

南广博丰饶的自然生态激荡着儿童文学作家的内

心，他们以自在的畅想，个性的笔调，书写着边地

瑰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

在云南儿童文学作家中，前辈作家刘御的儿童

文学创作就与自然缘分匪浅。出于对孩子真诚的

爱，早在解放区时期刘御就积极收集和整理儿童文

学素材，为孩子们提供精神食粮，补充课堂教学的

不足。他用歌谣形式写的诗 《新歌谣》和 《边区

儿童的故事》在彼时的陕甘宁边区流传广泛，受

到了儿童读者的喜爱。在儿童散文的创作上，《小

红鱼》是一篇颇能显露作家个性的作品。作品中，

刘御真诚地回忆了他童年时期在乡下私塾读书写字

的成长经历，乏味的古书和生机勃勃的乡野在作家

笔下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刘御喜爱自然，渴望亲近

自然的理想和追求也因此得到凸显。事实上，他的

一系列儿童文学创作就充分地说明了作家于自然中

感知生命律动，在乡村民间发掘童年成长活力的写

作态度和立场。张祖渠是另一位从自然中不断汲取

创作营养的云南儿童文学作家。从写作题材来看，

他的儿童散文创作可大致分作两类：一类是回忆自

身童年时代的生活，另一类则是感悟当下的现实生

活。前者以书写彝族阿细人爱鸟护鸟，从内心深处

纯粹地热爱着大自然的 《绿荫深处的邻居》为代

表，后者如 《信的故事》《老山拾英》等，这两类

儿童散文都有着突出的乡土气息，都是在乡间大地

上开出的绚烂之花。

云南丰富的自然生态与吴然的儿童散文创作形

成了一种奇妙的双向奔赴，使他的儿童文学创作自

成风格。吴然将自己对儿童的爱、对童年真诚的理

解和尊重，以及对儿童文学本质的感悟、思考与文

本实践全部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了儿童散文这一文体

上。他之于当代云南乃至中国儿童文学的价值，也

主要体现在他的儿童散文创作上。从１９８４年出版
第一本儿童散文集 《歌溪》至今，吴然已出版了

《小鸟在歌唱》 《小霞客西南游》 《天使的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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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月亮》《我们去香格里拉》等多部儿童散文集，

多次荣获各类儿童文学奖项。他的 《新年礼物》

《珍珠泉》等７０多篇 （次）散文入选中小学课本，

是作品入选教科书最多的当代作家之一。立足儿童

视角，以云南大地为抒情对象，对其进行温情童真

的吟咏，是吴然儿童散文创作的鲜明特点。吴然的

儿童散文篇幅精简、语言清新、文风俏皮，富有童

趣。读之，云南大地上人与自然相融共生的和谐场

景便鲜活地浮现眼前，耳畔还会不时传来阵阵

“溪流的歌声和小鸟的欢鸣，当然，还散发着树林

和野花的香味”［２］６４。这个 “白发男生”将生命中

最纯粹的爱给了生养他的红土高原，正是这份真挚

的爱，让他数十年来都保持着童心，用孩子般清澈

洁净的心灵，童真地赞美彩云之南，牧歌般地吟咏

乡野大地的诗情画意。

集中阅读吴然的儿童散文后我们会发现，“乡

村”是一个重要意象频繁出现在作家笔下。一条

爱唱歌的溪流，“村里”的人们叫它 “歌溪”［２］１２９；

“村子”前面有座小山包和石板铺的小路，路的尽

头有一眼 “珍珠泉”［２］１３２；“村后”有片密密的树

林，斑驳阳光透过树荫，照亮了爬满石壁的过山

藤，石壁下有一眼很小的泉水，唤作 “一碗

水”［２］１３４。在吴然的儿童散文中，回忆在乡村民间

的童年生活的篇章数量众多。在饱含真情的写作

中，作家营造了一个由乡野世界构成的童真童趣的

恬静世界，写活了童年生命在乡野中自由自在的成

长，朴素的人情道理也自然而然地缓缓呈现。《走

月亮》一文，写的是作家儿时与阿妈一起在洱海

边乡村小路上 “走月亮”的情景和感受。月光皎

皎，温柔美丽的阿妈牵着 “我”，快乐地走在洒满

月亮的小路上。孩子和母亲相伴而行的日常画面被

吴然刻画得诗意馥郁、清新灵动。整部作品交织着

天真的童趣和浓浓的亲情，童年生命在那纯净而朦

胧的月亮的陪伴下，无忧无虑、自在快活。《妈妈

教我一个字》是一曲对母亲的赞歌。在作家真挚

的文字间，无私的母爱力透纸背，伟大的母亲给

“我”以生命，亦师亦友地陪伴童年的 “我”长

大，使 “我”认识了美丽的人生，懂得了爱的真

谛：爱是给予。吴然对爱的理解与思考源于受母亲

的影响，更来自自身的深刻认同。见过吴然的人都

会被他慈祥和蔼的笑容所打动，我想那是他心中对

自然和生命有大爱的最好证明。是浑厚的大地、本

真的乡野滋养了吴然，让他始终保有一颗纯澈和富

有爱的心灵，源源不断地化作清新自然、诗意纯真

的儿童散文，去滋养童年生命的成长。

二、游戏精神：对童年和生命存在的理解与尊重

席勒在 《审美教育书简》中说道：“自然是人

的本来创造者。”［３］人类生命从出生到老年的几个

生命阶段，童年期是最自然的生命形态，是人和自

然交融程度最为紧密的时期。儿童游戏是童年生命

体验和亲近自然的重要方式。在自然中闲逛、嬉

闹，感受蓝天白云、花草树木、鸟语花香的美好，

率真地与自然中的其他生命相处、交流，是游戏精

神融入童年生命的表现。

游戏精神对生命成长意义重大。在游戏时，儿

童的生命情感得到释放，认知和思维能力得到了发

展和建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极大地得到了激发和

提升。但在现代意义上的 “儿童”被发现之前，

游戏在我国作为 “经世”“明志”的对立面遭到贬

抑，以游戏为天性存在形式的童年生命并不被视作

有价值的独立存在。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说

游戏在儿童生活中不断被认可、被接受，是童年生

命不断被视作独立的、有价值和尊严的存在，是不

断被解放和接受的证明。然而，荒野与土地的日渐

委顿极大地减少了儿童游戏的场域，损害了童年游

戏内容的丰富性，改变了童年生活的节奏。对于从

小在大自然中快乐成长起来的云南儿童文学作家而

言，这是一件令他们沉重和隐忧的事。于是，他们

以万物有灵的虔诚心意，自觉打破人类中心主义，

立足生态整体主义去亲近自然、书写大地。用散文

的情致童趣地表现红土高原的神秘、野趣和多姿，

借此关怀生命成长，丰富童年精神生态。可以说，

游戏精神的真正蕴涵，是儿童文学作家对童年生命

的真正理解、尊重与关切。

刘绮是较早向外地介绍云南的儿童文学作家。

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她就参与收集整理了彝族撒
尼人叙事长诗 《阿诗玛》和傣族叙事长诗 《召树

屯》，为云南民间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刘绮的

儿童散文集 《结婚游戏》，是作家对自己童年生活

的一次回望。集子中的２５篇作品，都弥漫着刘绮
深情的童年记忆，时而沉重时而欢愉、时而苦难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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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时而天真活泼。从题名就可看出刘绮写作中的幻

想精神和游戏趣味：大概每个女孩子儿时都会幻想

着长大 （结婚）吧！刘绮以哀而不伤，惆怅又不

失俏皮的写作手法反顾童年，对生命存在抱持着诚

恳的尊重和理解。被云南文艺界称为 “文学三头

鸟”的彝族作家张昆华，其儿童文学创作涉及小

说、诗歌和散文。用诗意清新的书写表现云南瑰丽

的自然和人文风情，是他儿童散文创作的鲜明特

色。《杜鹃醉鱼》便是这样一篇洋溢着民族风情和

游戏趣味的儿童散文。迪庆高原上，机智的藏族猎

人格桑顿珠竟然用杜鹃花把鱼给 “醉”翻了，这

是多么有趣的游戏情境。此外，整篇作品还灵动地

绘就了高原湖泊碧塔海与杜鹃花丛彼此映衬、美妙

绝伦的宜人风光。在张昆华笔下，自然、动物、植

物与人共同组成了一个整体的、趣味十足的生命

世界。

湘女 （陈约红）的儿童散文创作意境优美、

含意隽永，文风秀美婉丽。《长翅膀的山》 《会飞

的孩子》《好想长成一棵树》是她具有代表性的儿

童散文集。这些儿童散文集从题名到内容，都显露

出作家富有趣味的写作追求，毕竟只有纯真的孩子

才会幻想长出翅膀，无拘无束地腾飞和翱翔。整体

考察湘女的儿童散文创作后会发现，她的写作内蕴

着这样一个写作题旨：自然是生命保持活力和获取

游戏精神的场域。人作为大自然的一员，应给予其

他生命形式充分的理解和尊重。 《好想长成一棵

树》是湘女获得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散

文奖的获奖作品。作品以云南大地上的树木为书写

对象，将自然、树木、人融为一个完美的整体，湘

女立足少年儿童的心理和阅读趣味，以散文的抒情

笔调，创造出真实的自然氛围和审美的情感体验，

表现了作家持守的万物有灵、万物一体的生态理

念。《凤凰花开》一篇让我们认识了一位来自大山

深处的女孩小凤，她小小年纪便成了一位母亲，她

的乐观坚忍如红花灼灼的凤凰树，她的能干精明亦

如繁茂火红的凤凰树。凤凰花与小凤的生命之间实

现了高度的契合，共同闪烁出生命的光芒。《不会

死的树》中，遭山火燃烧却毅然存活下来的老树，

用自己的生命给大山和金丝猴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这份无私与博大的生命奉献让人肃然起敬。《竹娃

娃》中的竹子就像活泼的孩子般俏皮可人，那是

竹子与人类生命紧密相连、休戚与共的真挚倾诉。

在 《好想长成一棵树》中，湘女自觉地破除了人

类中心主义的文化视野，以树反思人类因贪欲给自

然带来的破坏，并从树的境界、树与自然的和谐相

处中隐喻万物一体以及人是自然之子的生态伦理

意识。

儿童文学作家们在儿童散文创作中表现出来的

游戏精神，是他们真正敬畏生命、理解儿童和尊重

童年独立性的表现。但要令自己的写作富有游戏趣

味，受到儿童读者喜爱，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真正富有游戏精神的儿童散文创作，既要求成

人作家在创作中返归儿童生命的本真状态，“善于

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

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４］， “用儿

童本位的文字，由儿童的感官以直诉于其精神堂

奥”［５］，又需要儿童文学作家清醒地保持成人的独

立性，将成人作家丰富的人生经验、情感智慧圆融

地嵌入作品的叙事和描写中。那些真正具有游戏趣

味的儿童散文，在赋予了作品童心洋溢的趣味外观

之余，也将宽广的智慧和情怀沉入其中。以此作为

观照，我们发现云南儿童文学作家们无疑做到了这

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儿童散文能娇艳于云南儿童文

学花苑，并由此成果丰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大地：童年生命和人类永远的精神原乡

生命的根基在大地。作为一种资源，大地在养

育我们身体的同时也抚慰着人们的心灵世界。人类

从大地中得到的，是身心的愉悦和智识水平的提

升。然而，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让人的物质欲望空

前膨胀，成人生活中的各种行为准则同时也影响了

童年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童年生活与大自然的疏

离、现代童年日趋加重的孤独感以及一些孩子沉溺

于虚拟的网络世界等等。童年生命成长中的失落、

彷徨等诸多问题，引起了云南儿童文学作家的关注

与重视。为此，他们自觉地让写作贴近自然，将心

灵状态复归童年，从广阔大地中寻找身心得以栖居

的诗意。儿童文学作家们用散文的情韵，将这份根

植于大地的诗意情怀灵动地化作童真稚趣的抒情篇

章，缓缓地流淌进儿童的精神世界，无声地滋养和

丰富着儿童个体的成长。钟宽洪、普飞、张焰铎、

乔传藻等作家的儿童散文，都不同程度地把大地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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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心灵之灯和精神原乡，去守望生命成长的童真与

诗意。

彝族作家普飞的儿童散文 《走在五彩缤纷的

地方》不足千字，云南大地的多姿多彩却充分得

到显现。普飞以孩子的纯洁目光和心灵，观察所置

身的大地，凸显出它的清新美好。这样一片多姿多

彩的大地，却因为一座富有想象力和趣味的彩虹

桥，更显立体多元。因为有了彩虹桥，几个彝家孩

子在了解世界时，比平时多了一重视角———站在彩

虹桥上俯视，神奇的大地迸发出了更加迷人的光

芒。六娃是普飞着墨较多的彝家孩子，因为身体上

的残疾，他没能像其他五个孩子一般走上彩虹桥俯

瞰大地的美好风光，可这并不妨碍他用纯真的心灵

去探知大地的神奇与精彩。这篇文章篇幅短小却含

义丰富，它引导着我们如孩子般细腻清澈地去观察

并体悟自然世界，谛听风声鸟声流水声。普飞的儿

童散文还有 《蓝宝石少女》《七弟的翅膀》《迷人

的火把节》《哑孩》等，这些作品在写作上也都从

儿童视角出发，童真稚趣地去感知边地云南迷人的

风光，以大地的广阔与包容般的情怀去滋养童年生

命的成长。

集学者、大学教授、儿童文学作家身份于一身

的乔传藻，数十年辛勤地从自然和人类生活中汲取

阳光雨露，再以他的艺术心灵和审美理想虔诚地为

少年儿童营造着一个清幽雅致、富有柔思的儿童文

学世界。乔传藻的儿童散文情味深浓、童趣盎然，

散发着大地芬芳与生命光芒。他将人情、诗意、自

然之美和理趣有机地交融，这是 《守林人的小屋》

《一朵云》等儿童散文集共同具有的审美特色。乔

传藻纯粹地爱着山野、森林和动物，他把自然的活

力与魅力真诚地带到了所有有儿童的地方，探索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能，为童年生命成长源源不断

地注入源自大地的能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由云南
“飞往”全国的 “太阳鸟”作家群，其命名就来自

乔传藻的儿童散文名篇 《太阳鸟》。这是一篇有着

鲜明生态追求的作品，太阳鸟体小灵活，羽毛艳

丽，是一种从叫声、毛色到秉性都让人联想到太阳

的鸟类，它对阳光固执地钟爱，平时只拣拖着阳光

的花枝飞去。但有一次，为了测试日食天阳光被遮

挡后太阳鸟会做何反应，“朋友”设计捕获了一只

太阳鸟。被关进笼子的太阳鸟惊慌扑腾，更因为冷

铁似的月影渐渐向太阳靠近而烦躁不安，最后决绝

地扑击起鸟笼来。这令 “我”的内心大受震撼，

深感 “我”根本无法把太阳鸟从森林带回城市，

因为太阳鸟是太阳的女儿，它的家只在森林，人力

是拗不过动物天性的。借由太阳鸟，乔传藻对人类

进行了观照，他不止一次地表明尽管 “写的是大

自然，自己心中想的却是人” （普里什文语）。虽

然现代人因为各种原因让自己成功涌入了塞满机器

和建筑物的 “水泥丛林”，可纷繁复杂的城市生活

却经常让人们身心疲惫，一有闲暇都期待奔赴一段

恬静宜人的田园时光，这同样也是人类崇尚自然、

亲近大地的天性使然。对于童年生命的健康发展，

乔传藻有着自觉的人文关怀———他以太阳鸟为例，

善意地向读者传递着大地 （自然）才是人类永恒

的精神故乡。

乔传藻荣获第一届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的散文 《醉麂》就充分体现出儿童散文的稚趣与

灵动，诗意地表现出在生机勃勃的大地上，人与动

物、人与自然相融共生的美好愿景。作家以俏皮趣

味的散文笔调，写活了憨态可掬、宛如孩子般天真

活泼的小黄麂。小家伙误打误撞进入了卡色村，一

时贪嘴偷喝了美酒，终因醺醺醉意呼呼大睡起来。

醒来后，小黄麂发现自己被一群笑意盈盈、可爱善

良的小学生包围，人和麂子和谐相处的生态画卷徐

徐展开。《守林人的小屋》是一篇关于守候的儿童

散文。森林深处，忠诚的猎狗和守林老人相依相

伴，齐心守护着莽莽森林。可惜人与狗、人与森林

共同相守的局面很快被打破了，充满贪欲的人来到

这片森林，垒起红色的砖房，篡夺守林老人的工

作。先前的小木屋不见了，守林老人也已离去，剩

下黑狗孤零零地继续守护着森林，等待着老人的归

来。“坚守”，是这篇儿童散文的主题。作家安放

在 《守林人的小屋》的情感，并不是简单的道德

批判，而是对当下社会人们的生存情绪的切实把

握，是对人们空荡的精神世界的观照与反思。当我

们理解了黑狗对老人的坚守和森林对老人的等待，

也就懂得了乔传藻文字中散发的善意警示：守住自

然与大地吧，那是人类永远的精神原乡！同 《守

林人的小屋》一样，《一朵云》既是乔传藻笔下的

一篇儿童散文，也是其一部儿童散文集的集名。作

家将这篇散文放在集子的最后，是因为那是他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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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和文学创作的出发地，是他永远的精神原乡。

现实生活中，“一朵云”是滇东北地区一个紧挨在

藤条河边的村庄的名字，是作家出生的地方。时光

拂去，故乡甜水水的苞谷秆和父老乡亲待人的情

意，一直散发着光亮和诗意，因此，作家的记忆总

能搜寻到与这个村子相似的空间和文化讯息。但

“一朵云”又有着超越一般地名意义上的内涵，在

作家心目中它是自己心灵得以栖居的精神家园，所

以他才会动情地写道： “遥远的边地有一个村庄，

名字叫 ‘一朵云’，但愿我们大家都不要忘记

它！”［６］在 《一朵云》中，乔传藻书写童年生命的

成长离不开大地与故乡时是温情脉脉的，这与他在

一系列森林和动物儿童散文中表现出来的冷峻遥相

呼应，共同构成了他心中有关大地是人类永远的原

乡的深刻思考。

七彩云南是博大而浑厚的，它瑰丽的自然生态

与人文景观，源源不断地为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丰厚

的素材及营养。在这片大地上诞生的儿童散文，朴

实真诚、诗意灵动，富有浓郁的大地精神。云南儿

童散文是浑厚深邃、丰饶多元的大地上绽放的童真

之花，记录着儿童文学作家们深厚诚挚的生活经历

和明媚的童心与真情，传递着他们对儿童深沉的

爱，对童年生命的尊重和对童年成长的关怀。岁月

留痕，童心守望，祝愿如泥土般芬芳，似鲜花般娇

艳的云南儿童散文，同足下的七彩大地一样，生机

勃勃，永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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